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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音感的認知心理學研究 
 

蔡振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絕對音感（absolute pitch）的現象曾吸引許多心理學家、音樂學家探索其中的奧祕，

近十年來，科學家以各種大腦造影（brain imaging）的新利器來研究絕對音感的神經學基

礎，獲得許多突破性的進展。1在科學界頗具影響力的《自然》期刊，去年七月份神經科

學別刊（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的主題是「音樂與大腦」，其中有篇文章回顧了近

年有關絕對音感的研究，文中除了闡述具絕對音感者的大腦構造與神經活動特徵之外，另

外也提到，在音樂家裡面，華人、日本人、韓國人具有絕對音感的比例似乎特別高，因此，

絕對音感或許跟基因遺傳有關（Zatorre 2003）。 

亞洲人的絕對音感真的來自於遺傳嗎？或者，音樂教育方式才是造成亞洲音樂家具有

絕對音感的比例特別高的原因呢？本文將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筆者首先

將比較臺灣與歐洲的音感訓練，質疑「絕對音感是完美的音感」此一觀念，接下來將從認

知心理學的觀點重訪絕對音感的四大假說（遺傳、銘印、學習、反學習），並根據近年大

腦造影的研究成果，指出音感與「語意聯結╱空間能力」、「外顯╱內隱的絕對音高資訊」

的關聯，最後，將探討幼時的音感訓練對於大腦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二、完美的音感？ 

所謂的絕對音感，是指能夠在沒有基準音的提示之下，正確聽出鋼琴上隨意出現的

音。辨音的正確率達到 70%以上，始可視為具有絕對音感（Miyazaki 1988）。對於只能辨

識音與音之間的相對音高關係的大部分人而言（這種能力稱為相對音感；relative pitch），

絕對音感似乎是種神奇的現象，所以有人也稱它是完美的音感（perfect pitch）。 

絕對音感真的完美嗎？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許多作曲家是沒有絕對音感的，例如華

格納、拉威爾、柴可夫斯基、史特拉汶斯基......等，他們的樂曲並不比具絕對音感的音樂

                                                      
1 這些大腦造影的技術可以在受測者聽音樂、思考時，以非侵入性（noninvasive）的方式紀

錄下腦中的神經活動，故能觀測到該項心智任務所動用的大腦區域主要有哪些。這些大腦

造影的技術包括了：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正

子斷層掃描（PET, Positron Emission Topography）、腦電波（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腦磁波（ME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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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遜色，後者如莫札特、孟德爾頌、史克里亞賓、梅湘......等（Slonimsky 1988）。筆者認

為，聽音方式的不同導致對音的想法不同，可能會反映在其樂曲風格上面，但與藝術成就

的高下無關。 

絕對音感雖然罕見，但它不應與音樂才能劃上等號。研究顯示，有許多自閉症患者在

沒有接受音樂訓練的情形下發展出絕對音感（Miller 1999），然而他們卻未必精通音樂。

一位自閉症患者就坦言，她天生擁有絕對音感，但音樂卻無法激起她情感上的反應。2無

獨有偶的，新葛羅夫（New Grove）音樂辭典的「絕對音感」條目中也提到，絕對音感有

可能讓人在聽音樂時分心，減低聆賞的樂趣；有些具絕對音感者會抱怨：「我在音樂中聽

到的不是旋律，而是聽到一串音名流過」（Parncutt and Levitin 2001）。 

雖然臺灣的音樂班大多十分重視絕對音感的訓練，但歐洲的音樂傳統反而更重視相對

音感，強調聽音程、和絃的能力。根據筆者的觀察，亞洲音樂學生來到歐洲留學時，其中

一個最大的衝擊就是音感訓練方式的不同。大致上來說，在亞洲接受音樂基礎訓練的學

生，聽音樂時多半能夠用絕對音感把每個音一一聽出來，不過，歐洲的老師卻未必喜歡這

樣的聽音方式，於是追問：「不要老是告訴我和絃裡面總共有哪些音，我是在問你『這是

什麼和絃？』」反觀在歐洲接受音樂基礎訓練的學生，雖然沒有絕對音感，說不出和絃裡

面到底有哪些音，但他們通常擅於辨認和絃，並能理解其在樂曲中的功能。 

與臺灣的音樂訓練比較起來，歐洲的音樂訓練更重視聽音程、聽和絃，掌握整體的和

聲進行，而非機械式地把每個音一一標上固定唱名。曾經有就讀於德國音樂院的朋友向筆

者透露，在臺灣讀音樂班時被訓練成絕對音感，來到德國之後感到不太適應，以至於察覺

到「腦中似乎有些部份生鏽了」，甚至嘆道「在臺灣被教壞了，現在要改已經來不及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絶對音感有可能會妨礙相對音感的習得與精進，而後者在音樂認知中可

能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關於絶對音感的負面影響，近十年來逐漸吸引了學者的注意。心理學家宮崎謙一

（Miyazaki Ken’ichi）從 1993年之後所發表的幾篇論文，皆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實驗來闡

述絶對音感的壞處。他證明了：(1)具絶對音感者在首調唱名、音程的指認有障礙（Miyazaki 

1993, 1995），(2)具絶對音感者在「再認」（recognize）移調後的曲調時，表現得比不具絶

對音感的人差（Miyazaki and Rakowski 2002; Miyazaki, in press）。 

在一般人的眼中，絕對音感似乎是一種特異功能，因此格外令人羨慕。然而，從認知

                                                      
2 神經科學家 Sacks 指出，這位自閉症患者天寶儘管耳朵十分靈光，也有特別優異的音樂記

憶力，但就是沒有音樂細胞。她在感情上、主觀上與內心深處，不僅對音樂沒有反應而已，

對大部分的視覺景象也缺乏情感或審美能力。天寶自己對此現象的解釋是：情感的線路沒

有接上（Sacks 1995）。像大部分的自閉症患者一樣，天寶講話的語調平板、缺乏自然的

抑揚頓挫，在「隨音樂節奏拍手」方面也有顯著的障礙（Grandin and Scarian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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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人皆具備的能力反而更值得研究。在做過一番科學檢視之後常常可

以發現，這些看似平凡的能力，其實都是生物演化的奇蹟，它們可能比所謂的特異功能更

令人驚嘆。筆者認為，我們習以為常、時時漠視的相對音感，正屬於這種情形。 

從機械論的觀點來看，相對音感其實是比絕對音感更高階、更複雜的處理。我們很容

易製造出一部能夠顯示絕對音高的機器（如市售的調音器），但若要寫個程式讓電腦能在

聽到音樂之後顯示每個音的首調唱名，卻變得十分困難，因為要教電腦判斷旋律中的哪一

個音是首調的 Do，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動物行為學家也發現，許多動物的聽音方

式較接近絕對音感而非相對音感；將動物習得的旋律移調之後，牠們就認不得了。3從這

個觀點來看，人類在聽音樂時傾向於聽相對音高而非絕對音高，可能反映著一種較為高階

的抽象能力，這是其他動物所缺乏的。4 

三、絕對音感的四大假說 

既然大部分的人僅具有相對音感，那麼，絕對音感是如何發生在少數人身上的呢？對

於這個問題，過去的學者共提出了四大假說：遺傳（Révész 1913）、銘印（Copp 1916）、

反學習（Abraham 1901）、學習（Meyer 1899），以下略作介紹。5 

絕對音感究竟是不是遺傳得來的秉賦？百年以來，這個問題一直聚訟紛紜，基因對於

音感的可能影響，至今仍未被排除（Baharloo et al. 1998）。銘印（英文 imprinting、德文

Prägung）假說認為，人的音感只在特定的一段時期具有可塑性，過了這段時期便難以訓

練出絕對音感。6反學習（英文 unlearning、德文 Verlernen）假說認為，每個人本來都有絕

對音感，但置身在具相對音高結構的音樂與語言環境之中，久而久之便喪失了絕對音感。 

以上四種假說並不全然互斥。例如，生物學家早就告訴過我們，基因是否能夠發揮作

用，有賴後天環境的配合。此外，有些能力只在關鍵期（critical period）能夠發展、被塑

造，錯過了這段關鍵期，基因所攜帶的潛能將永遠沉寂。從這個角度來看，遺傳假說與銘

印假說其實是互補的，唯有結合兩者，才能解釋為何有些人能夠藉由幼時的訓練培養出絶

                                                      
3 科學家研究鳥（Hulse and Cynx 1985, 1986）、猴（D’Amato 1988）、狼（Tooze et al. 1990）

等，發現牠們在聽音時似乎傾向於聽絕對音高。因此，絕對音高的訊息在某些動物社群活

動與聲音溝通中，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ulse and Page 1988）。  
4 筆者認為，相對音感可能跟音階系統的存在有關。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化都使用音階系統來

製造音樂，而動物的叫聲雖然多采多姿，卻沒有任何一種動物使用音階系統，這是人類音

樂與動物叫聲的最大差別之一。  
5 此處「四大假說」的說法係參考 Lang（1993）的絕對音感研究回顧文章。  
6 一項統計資料指出，五歲以前接受音樂訓練而具絕對音感的比例達 95%，超過十二歲才施

以訓練而具絕對音感的比例只有 5%（Sergeant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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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音感（Zatorre 2003）。 

除了遺傳假說與銘印假說之外，反學習假說也得到許多證據的支持（詳見本文第六、

七節）。所以，在絕對音感的四種假說裡面，可能只有學習假說可以確定是錯誤的。眾所

周知，就算施以多年的訓練，有些人怎麼樣也學不成絕對音感，只有相對音感可以經由反

覆練習而不斷精進，但無論相對音感多麼精進，與絕對音感之間還是存在著無法泯滅的界

線。 

四、音感與大腦 

相對音感與絕對音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聽音方式，科學家發現，這兩種聽音方式的差

異，具體表現在大腦的神經活動上面。 

加拿大的神經科學家查托雷（Robert J. Zatorre）曾經跟音樂家合作，進行了一項有關

音感的研究（Zatorre et al. 1998）。他們讓一些音樂家聽小三度與大三度的旋律音程，觀測

他們大腦的神經活動。大腦造影的結果顯示，具絕對音感者在聽到小三度或大三度時，左

側額葉的背側區域後方（posterior dorsolateral frontal cortex）有特別顯著的神經活動，只

具相對音感者則沒有。此區域被認為是負責所謂條件聯結（conditional association）的能

力，具絕對音感者將特定的音頻聯繫至特定的字母（固定唱名），就是一種條件聯結。當

只具相對音感者聽到小三度或大三度時，並不會將這些音聯繫至特定的字母（因為首調唱

名還無法確定），所以左側額葉的背側區域後方不會活化。只具相對音感者僅在被要求判

斷音程時，這個區域才會活化，因為將特定的音程聯繫至特定的名稱（小三度或大三度），

也是一種條件聯結。 

在另一方面，具相對音感者在被要求判斷聽音程時，右側額葉的下方區域（inferior 

frontal cortex）有顯著的神經活動，而具絕對音感者則沒有。右腦這個區域被認為跟聽音

的工作記憶（auditory tonal working memory）有關，所謂的工作記憶包括了將刺激暫存為

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以及為了完成一項認知任務所提取的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在相對音感的音程處理中，被提取的長期記憶可能是數個音以特定距離排列的

模式，也就是關於音程的記憶。右側額葉在比對了短期的刺激音記憶與長期的音程記憶之

後，刺激音的音程就被判讀出來了。具絕對音感者如果是從固定唱名來推算音程，就不需

要動用到這樣的工作記憶。 

上述這個如今已成為經典的實驗，似乎揭開了絕對音感的神秘面紗。具絕對音感者聽

到音樂時，習慣先用左腦額葉將每個音一一貼上固定唱名的標籤；反之，具相對音感者聽

到音樂時，並不急於將聽到的音貼上唱名標籤，而是動用右腦額葉將這些音暫時儲存起

來，調出舊有的音程記憶去做比對，再決定為這些音貼上標籤（首調唱名）。這種由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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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策略，或許可以比擬為「見林→見樹」。7 

具絕對音感者在認知音與音之間的相對關係時，似乎並不使用右側額葉下方區域的工

作記憶功能，而是根據左側額葉的背側區域後方所標出的固定唱名，然後運用樂理知識來

推算出音程。因此，具絕對音感者在聽音程時，似乎是使用外顯的（explicit）、語意的

（semantic）絕對音高資訊，反之，具相對音感者在判斷音程時，絕對音高資訊則是內隱

的（implicit）。在下兩節中，筆者將進一步討論這個議題。 

雖然音樂訓練常被認為能夠幫助大腦的發育，但科學家卻發現，絕對音感有可能會削

弱大腦的某些功能。一項大腦造影的研究發現，在具絕對音感者右腦的聽覺皮質區中，一

個稱為 planum temporale的部位比具相對音感的音樂家來得小，甚至也比一般人來得小

（Keenan et al. 2001）。8該文的作者認為，在幼童發展絶對音感的過程中，右側 planum 

temporale的神經元可能遭到了較多的修剪（pruning）。此外，Klein等人（1984）比較了

具相對音感與絕對音感者在聽音時的腦電位活動，他們發現，具絕對音感者少了一個稱為

P300的神經活動（發生於起音之後 0.3秒的神經活動）。 

以上這兩篇論文，不約而同地指出了一個可供逆向思考的觀點：絕對音感雖然被視為

一種罕見的音樂稟賦，但是，具絕對音感者可能會因此少了某些能力。 

具絕對音感者所缺乏的能力，可能就是真正的相對音感。有些具絕對音感者無法很快

地聽出音程，而必須根據固定唱名來推算音程（Miyazaki 1993, 1995），不過，也有一部分

具絕對音感者兼具真正的相對音感，聽音程時就沒有這個困難。一篇最近的論文指出，具

絕對音感者在聽音程時，腦中出現 P300神經活動的人答題速度較快、正確率也較高

                                                      
7 「相對音感／絕對音感」與「見林／見樹」的關係，也可以在自閉症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相

關的討論。Frith（1989）認為，自閉症患者著眼於局部、疏於掌握巨觀的場合化意義，此

一認知傾向或許能夠解釋他們天生的絕對音感，因為這種聽音方式是將音符當作局部的單

元，一一貼上標記。這個假說得到了某些實驗的支持（Heaton et al. 1998），但也有實驗

顯示，自閉症患者一方面在音樂的局部處理上優於常人，另一方面，他們的音樂整體處理

能力與常人並無差別（Mottron et al. 2000）。  
8 該實驗找了 27 位具絕對音感的音樂家、22 位不具絕對音感的音樂家、27 位非音樂家，測

量他們左、右腦的 planum temporale表面積，這三組受測者右側 planum temporale 表面積

的平均值如下：8±2（具絕對音感的音樂家）、11±2（不具絕對音感的音樂家）、10±3（非

音樂家）平方公分。在一項測量 planum temporale 體積的研究中發現，十位具絕對音感的

音樂家的左、右側 planum temporale平均體積，跟十位不具絕對音感的音樂家的平均值只

有微小的差異，此差異在誤差範圍內（Zatorre et al.1998）。這兩個不太一致結果可能是採

取的樣本不同所致，但亦與 planum temporale 在解剖學上的定界爭議有關。另一個可能性

是，具絕對音感者右腦 planum temporale 的體積並沒有特別小，只是形狀與常人不同，具

有較小的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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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ninger et al. 2003）。因此，在擁有絕對音感的人裡面，似乎還可以根據「是否有 P300」

進一步區分為「具有相對音感」與「沒有相對音感」兩種。 

從以上的實驗看來，絕對音感與相對音感是可以並存的。筆者認為，擁有絕對音感並

不一定有壞處，關鍵在於有沒有過分依賴絕對音感來聽音樂。舉例而言，假如在聽音程、

和絃時，不是去掌握聲音的整體感覺，而是先把各個音的絕對音名記下來，再去推算音程

或和絃的話，就算是過分依賴絕對音感。由於這種聽音方式會弱化相對音感，因此是個不

好的習慣。 

五、相對音感與空間能力 

筆者認為，「絕對音感╱相對音感」這兩種不同的聽音方式，可以用「語意╱空間」

這兩種不同的大腦功能「模組」（module）來說明。9具絕對音感者聽到音樂時，習慣先將

每個音貼上固定唱名的標籤，這是一種語意聯結的能力。相反的，具相對音感者在聽音樂

時，則注重於處理音高的相對關係，這種能力可能類似於空間能力。 

音高、音程、旋律與空間概念的類似性，從許多日常用語或音樂用語都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以「高低」這個空間觀念來形容音高，在古今中外似乎都是一樣的。10在音程方面，

我們不但使用了「距離」這個靜態的空間觀念，也用到「級進、跳進」等動態的空間觀念。

在旋律的認知方面，我們用「上行╱下行」、「平行╱同向╱反向╱斜行」來形容單條及多

條旋律線的運動。腦科學的研究顯示，空間觀念與音樂旋律的認知傾向由右腦負責，左腦

則負責細節的處理及語言的認知等，這多少也反映出音樂觀念與空間觀念的相似性。 

上述左右腦的分工，也反映在額葉的工作記憶上面。實驗顯示，有關空間的工作記憶

傾向於在右側額葉處理，非關空間的、語詞的（verbal）工作記憶則傾向於在左側額葉處

                                                      
9 古典神經學把大腦看成一個擁有各種不同功能的區塊，每個區塊負責一個認知功能，例如

知覺、運動、空間、語言、計算、記憶等，這些不同的功能稱為模組。在比較低階的大腦

部位，每個區域只負責一個模組，彼此獨立，不相往來，但越到高階的大腦皮質，模組間

的界線就越趨模糊。欣賞音樂所牽涉到的腦部區域除了聽覺皮質區之外，一些看似跟音樂

無關的區域也參與了音樂訊息的處理，如輔助運動皮質區、小腦、視覺皮質區、腦島（insula）

等，所以，音樂認知無法用單一的模組來解釋。  
10 這個現象只有在跟視覺做比較之後，才會顯出它的獨特性。舉例而言，我們說「女生的

聲音比男生高」，是因為女生講話的平均音高約為 220 Hz，大於男生講話的平均音高（約

為 120 Hz）。然而，雖然藍光光波頻率平均值比紅光高，但我們並不會說「藍光比紅光高」。

換言之，頻率雖然是波的一大特徵，但只有聽覺處理會把頻率牽扯到空間觀念，反之，在

視覺系統裡面，色彩知覺與空間知覺並沒有這樣的關係，光波頻率並沒有被當作一維

（one-dimensional）的量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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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1在相對音感的處理過程中，聽到的音程會與舊有的音程記憶去做比對，這種比對牽

涉到「平移不變」，具有空間觀念的特質。在查托雷等人的實驗中（Zatorre et al. 1998），

相對音感引發了右側額葉的神經活動，亦支持了「相對音感近似於空間能力」這個假說。 

除了額葉之外，在視覺皮質區中或許也可以找到旋律認知與空間能力的交會之處。有

不少大腦掃描研究顯示，在聽音樂旋律時，視覺皮質區有顯著的神經活動（Platel et al. 1997, 

Halpern and Zatorre 1999, Perry et al. 1999, Janata et al. 2002），其背後的意義十分耐人尋

味。有的科學家認為，人類可能使用有關「高低」等視覺訊息處理的神經迴路來認知旋律

（Platel et al. 1997）。雖然這個猜測還有待更多的實驗來檢驗，但筆者要指出的是，具絕

對音感者與具相對音感者在視覺皮質區的活化情形略有差異；具相對音感者在聽音時，視

覺皮質區的活化區域較多。12這個有趣的現象尚未引起神經學家的注意，但一個可能的解

釋是：具絶對感者只動用到較少的空間認知神經迴路來處理旋律，因為他們習慣以固定唱

名來推算音程。 

在音高的認知中，絕對音高資訊進一步被處理為相對音高資訊；反之，在視覺空間認

知中，物體相對於眼球位置的資訊必須進一步處理為絕對位置資訊，以在眼動、頭動的情

形下維持物體位置的恆定性。這個「相對→絕對」的空間處理，可能是在視覺皮質中的

V6區域進行的（Galletti et al. 1999, 2001）。筆者認為，這個處理跟「絕對音高→相對音高」

有些類似，因此，具相對音感者可能動用到 V6區域附近的神經迴路來計算相對音高。此

猜測尚待檢驗。 

六、內隱與外顯的絕對音高資訊 

具絶對音感者在聽音程時所處理的音高資訊，可能跟具相對音感者不同。具絶對音感

者將絕對音高資訊提取出來並賦予語意，以便在意識中進行音程的計算分析，在這個處理

過程中，絕對音高的資訊是外顯的，反之，在相對音感的處理過程中，絕對音高的資訊則

是內隱的。 

筆者認為，任何人在聽音時都是先掌握絶對音高資訊，只不過這個資訊在具絶對音感

者的腦中進入了意識界（外顯的），而在一般人的腦中，絶對音高資訊只存在於潛意識（內

隱的）。這個觀點與絕對音感的反學習假說有點類似，該假說認為，每個人原本都有絕對

音感的潛能，但絕對音高的資訊在一般人的腦中被有效地內隱（反學習），只有極少數的

                                                      
11 參見 Walter 等人（2003）的研究與回顧。  
12 具相對音感者在聽音程時，視覺皮質區中位於 Talairach 座標（15, -87, 29）的區域被活化，

具絕對音感者則否（Zatorre et al.1998）。此外，具絕對音感者與具相對音感者在扣帶迴與

頂葉的神經活動也呈現出有趣的差異（Zatorre et al.1998），這些區域的活化可能跟注意力、

工作記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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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此資訊予以外顯，於是顯露出絕對音感的能力。 

人類神經系統所處理的資訊，數量非常龐大，其中僅有極少部分進入了意識界，大部

分的資訊處理都是內隱的，這可以避免讓意識被資訊的洪流所淹沒。舉例而言，腦幹

（brainstem）無時無刻不在監測血壓，但我們並不需要在這方面花費任何心思，因為監控

血壓只在潛意識中進行。由於我們不能將這個血壓資訊提取到意識界，所以，想要知道自

己的血壓，還是得要拿血壓計來測量才行。筆者認為，拿調音器來測量絕對音高，或許就

有點像量血壓的動作，因為，絕對音高的資訊早已被登錄（encoded）在神經系統裡面，

只是它在進入意識界之前通常會被轉化為相對音高的資訊，所以一般人無法提取絕對音高

的資訊。 

具絕對音高者常被認為在腦中永遠有絕對音高的基準，所以他們不需要外界基準音的

提示，就能判定旋律中每個音的固定唱名。然而，從神經生理學的角度來看，絕對音高的

基準並非少數人的專利。每個人的腦中都有好幾把「頻率之尺」，其刻度所標示的是絕對

音高，而不是相對音高。在「頻率之尺」上，音頻跟皮質區的位置有連續的映射關係；相

似的刺激在皮質上的對映點也是相鄰的。依照音頻高低次序排列的映射稱為 tonotopic 

mapping，音高訊息在顳葉的初級聽覺皮質區（primary auditory cortex）登錄時，就是依照

音頻高低排列的，13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更低階的聽覺神經路徑。在比初級聽覺皮質區更

高階的聽覺聯合皮質區（auditory association cortex）及額葉中，就找不到這類的「頻率之

尺」。由此可見，絕對音高的資訊似乎主要只用在低階的處理，一般人不會意識到它的存

在，只有具絕對音感者能將這個低階的訊息予以保留到高階。 

只具相對音感的人，有時候也會展現出類似於絕對音感的能力，這可能是潛意識裡絕

對音高資訊的作用。舉例而言，在沒有提示音的情況下唱出熟悉的歌曲時，只具相對音感

者所選用的調高差不多總是固定的，變動範圍通常不超過兩個半音（Levitin 1994, Halpern 

1987）。這種在不經意之間所流露出的絕對音高記憶，雖然常被解釋為「一般人也有絕對

音感的潛在稟賦」，但筆者認為，更貼切的解釋應該是「一般人也擁有內隱的絕對音高資

訊」。當不具絕對音感者被要求唱出一段熟悉的歌曲時，他會傾向以記憶中此曲的調高來

唱，但假如問他這是什麼調，他卻說不上來，因為絕對音高資訊是內隱的。14 

為什麼絕對音高的資訊在一般人腦中是內隱的，但對於具絕對音感者而言卻變成外顯

的呢？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關鍵可能就在於 planum temporale的作用。這個區域屬於

                                                      
13 聽覺皮質區的 tonotopic mapping 不只一處，在最新的一個實驗中，共有六個 tonotopic 

mapping 的區域被定位出來（Talavage et al. 2004）。  
14 關於內隱的知覺，被討論最多的議題是盲視（blindsight）。盲視病患的意識性視覺完全

喪失，但經由行為測試可以偵測出病患對於線條方向或物體位置仍有“感覺”，這些視覺

處理只在潛意識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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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聯合皮質區，它比初級聽覺皮質區來得高階，但又比產生意識的額葉低階，值得注意

的是，音高的登錄在此並不依序排列。所以，從初級聽覺皮質區傳來的絕對音高資訊以何

種型態被送入額葉？是外顯的或內隱的？是絕對音高或相對音高？似乎就在 planum 

temporale裡面被決定。查托雷等人指出（Zatorre et al. 1998），兩側 planum temporale的神

經元都有投射至兩側額葉的背側區域後方，左腦的這個區域即負責前面所提到的語意聯

結，planum temporale在音感中的關鍵角色由此可見一斑。15可惜的是，雖然相對音感與絕

對音感的差異可能反映在 planum temporale的神經迴路上，但該處如何處理音高資訊，至

今仍是一個鎖在黑箱子裡的謎。 

七、聽音習慣的養成 

相對音感是比絕對音感更高階的認知能力，這個假說不僅得到動物實驗的支持（參見

註三），同時也在嬰兒的行為實驗中得到佐證。研究顯示，八個月大的嬰兒傾向於聽絕對

音高，而成年人則傾向於聽相對音高，所以，絕大部份的嬰兒可能都具有絕對音感，此能

力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終究會被更有用的相對音感所取代（Saffran and Griepentrog 

2001）。16以上這個觀點，其實是反學習假說與銘印假說的混合版本；每個人幼時原本傾向

於聽個別音的絕對音高，但在學習語言聲調的階段中，幼兒必須要能逐漸掌握音與音之間

的相對關係，17同時，將沒有太大用處的絕對音高資訊予以內隱。在這個關鍵期裡面，若

不將固定唱名銘印在他腦中，則以後他的絕對音感可能將永遠隱而不顯。 

除了語言能力的發展之外，絕對音感也跟幼兒學習名詞觀念有關。音樂心理學家徹胡

伯（Sandra E. Trehub）曾經把幼兒階段的「絕對音感銘印」與「名詞觀念的學習」兩相對

照，衍生出非常有趣的觀點。她指出，三歲的幼兒逐漸能夠學習字彙，也就是把物體標上

“名字”，但到六歲以後才有一般化的名詞觀念，之前理解名詞只能緊繫於該物體之上。

舉例而言，若有人指著一張椅子教幼兒「這是椅子」，他就認得眼前這個物體是椅子，但

                                                      
15 具相對音感者與具絕對音感者在聽音程時，右腦額葉的背側區域後方也有神經活動，這

可能意味著非語詞（nonverbal）的條件聯結（Zatorre et al. 1998）。  
16 Plantinga 與 Trainor（2003）卻得到不一樣的實驗結果，他們發現，六個月大的嬰兒在聽

音樂旋律時，傾向於聽相對音高而非絕對音高。  
17 顯而易見的，每個人在講同一句中文時，絕對音高可以很不一樣，只有相對音高是相似

的（所以平上去入等聲調才可以保持），因此，幼兒在學習語言時，最終還是要依賴相對

音高的資訊。有些學者認為，亞洲音樂家中具絕對音感的比例特別高，可能是因為漢語、

泰語、越南語都是聲調語言（ tone language），幼兒在學習這些聲調語言時，也連帶學到

了絕對音感（Deutsch et al. 2004）。這種錯誤觀點的產生，可能是基於西方學者對於聲調

語言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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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椅子對他而言並不是椅子。同理，假如在六歲前教他：頻率為 440 Hz的音叫做 La，

他可能就認為只有這個音高能稱為 La，此即固定唱名而非首調唱名的觀念（Trehub 

2001）。從這個觀點看來，從小訓練絕對音感，或許可讓幼兒階段“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聽音方式得以保留到成年。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絕對音感的形成，可能是由於 planum temporale在幼時的音

樂訓練中被塑成特定的神經迴路。這樣的塑造雖然跟訓練有關，但也可能跟遺傳有關。由

於左右側 planum temporale的不對稱性在嬰兒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Witelson and Pallie 

1973），所以，絕對音感是否能夠被訓練成功，或許一開始就是由基因所決定的（Zatorre 

2003）。 

雖然幼時的音樂訓練與絕對音感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但有些心理學家卻未能充分了

解到，音樂訓練的方式其實分很多種，其中有的方式可以強化絕對音感，但也有的方式能

讓絕對音感被有效地去除（undo），不讓學生有機會依賴絕對音感來聽音樂（Levitin and 

Zatorre 2003, Abraham 1901）。如果學生的絕對音感根深蒂固、無法去除，或許可以透過相

對音感的訓練，讓兩種音感並行不悖。 

八、結論 

百年以前，科學家與音樂學家提出了絕對音感的四大假說，這些假說究竟孰是孰非，

一直沒有定論，如今，透過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一個比較清晰、統一的面貌似乎隱然浮現：

遺傳、銘印、反學習，可以共同解釋絕對音感的產生。 

絕對音感很可能由基因所控制，但這項稟賦必須經由幼時的訓練才能顯露出來，一但

錯過了這個關鍵期，就不容易再訓練出絕對音感（銘印效應）。在一般成年人的腦中，絕

對音高資訊存在於比較低階的聽覺皮質區，但沒有進入意識界，所以無法察覺。這可能是

因為幼時在學習語言或音樂時，加強了有關相對音感的神經迴路，而將絕對音高資訊予以

內隱（反學習）。具絕對音感者可能是透過了在聽覺聯合皮質區的特殊神經迴路（它或許

位於 planum temporale），將低階的絕對音高資訊保留到高階的意識中來處理。此迴路的發

展或修剪是否受到基因的影響，仍屬未知之數。 

筆者在本文中指出了「絕對音感╱相對音感」與「語意連結╱空間認知」、「外顯的╱

內隱的絕對音高資訊」的可能關聯，藉以重新衡量絕對音感與相對音感的意義。關於相對

音感是否用到了視覺皮質區中的有關空間定位的神經迴路，還有待進一步的實驗來檢驗。 

回顧有關音感的認知心理學研究，相對音感仍然是一個缺乏研究的題材。雖然大部分

的人都有基本的相對音感，但僅有少數人能快速、準確地聽出音程，甚至是複雜的、層級

式的和聲進行。訓練相對音感可以造成大腦的哪些改變？相對音高資訊是否也有「外顯╱

內隱」之分？這些都是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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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神經科學家還沒有找到具絕對音感者獨有的神經迴路，相反的，他們

卻發現具絕對音感者可能比常人少了某些東西。具絕對音感而不具相對音感的人，腦中缺

乏了 P300的神經活動，右腦中的 planum temporale也可能比常人來得小，這些現象應該

跟過度依賴絕對音感有關。無論如何，在援引腦科學的研究成果來重新評估絕對音感的價

值時，評價的標準或許不應該是「腦越大越好」或「神經活動越多越好」，而是應該回到

根本的問題：絕對音感跟相對音感到底何者比較有用？將絕對音高資訊提取到意識界，到

底有沒有用？ 

不可否認的，絕對音感在演奏某些無調音樂時有一定的用處（Parncutt and Levitin 

2001），但在西方調性音樂的認知上，對於音程、和聲進行的整體掌握，或許才是更重要

的。此外，對於許多非西方音樂而言，絕對音感不但沒有用處，甚至可能會造成學習上的

阻礙。筆者就曾經親眼目睹，擁有絕對音感的人在學習歌仔戲、北管等臺灣民間音樂時，

對於同一支曲牌可以移調演奏的現象感到適應困難，學起來格外費力，只具相對音感的學

習者反而沒有這個困擾。臺灣的音樂教育中抬高了絕對音感的價值，其中的利弊得失，還

有待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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